
登高（散文 ）
田长 山

“ 天下第 一险”的华 山 上过 ，江边雄峙的黄
鹤楼登过 ，京沪 的 高楼 上也到过 ，当 然也有过 昂
昂然天低无物的快意 ，浩 浩 乎如御长风的潇洒 ，
或许也有某 一时于 高处的 了 悟 开 朗 的心境 ，但很
快也便淡忘了 。高 山 高 楼高塔等 等 人间 的 高处 ，
或神往或际遇登临过也不在少 ，但温暖的情怀 ，
似乎永远永远属于家 乡 。

家乡 一 马平川 ，作 为她的子 民惯常于仰视天
下的 高 处 。只是那建于 四 百年前的古塔 ，每年于
正月 二十 三 、四 两天 ，给我的父老 乡 亲 以登高远
望一 览天 下小的壮阔 ，我温暖的 登 高情怀 当 起于

小时 。
快乐

的正 月 ，
占风犹存
的正 月 。
吃好饭穿
新衣走亲
戚闹社火
打灯笼 ，
一晃便到
正月 二十
三、四 ，

年气未消
又起 塔
会。塔者 ，
泾阳县的
泾阳塔 ，

学名 “崇文宝塔”也 。寂苦落寞
一年 的古塔 ，唯这两天热闹红 火
非同一般 。地下人 山 人海 如 同赶
大集 ，商贾 如云 ，唱戏打拳卖艺
小吃地摊火火爆爆 ，塔上 登塔人
密密麻麻排成长龙一样的队列 。
这两天真象 是热闹红 火 的正 月 社
火热闹 的 大收煞 ，新春的一个吉
兆。

我便在如 山 如潮一样 的 人海
里，乐孜孜凭一张 门票 ，直进 古
塔的腹 内 。黑洞 洞 的 第 一层 ，亮
着闪 闪 的蜡烛或油灯 ，给我以光
亮；被 千 万 次踩 踏 变 得光 滑 的 台
阶，有大人的提醒或扶帮 ；塔外有 回 绕 的廊檐 ，
乡亲们贴着塔身小心翼翼地挪步 ，小小的我便被
护在身边 ；一层一层地上 ，一层一层地登 ，莫急
莫急地叮咛 。越是高处 ，越是窄小 ，塔顶即十三
层，容不下那么多想远望一饱眼福的人 ，这便礼
让地你上我下 ，人人便隔着 山墙的空隙 ，观览了
自己 的家 乡 ，观览了泾渭平原上 的风光 。一年 一
度，知道亲切的旷远是什么滋味 ，知道相携相扶
的登高是什么感想 ，这便在心上烙出一个永不消
弥的登高的印记 ，以为今后永不会有 。

这印记成了潜意识 。正 月 二十 四 ，星期天 ，
我忽然要和孩子一起去登古城墙 。出得门来 ，冷
风飕飕 ，真个是春寒料峭 。再看那城墙上 ，冷冷
地飘着 旧旗 ，清清静静地无人迹 ，兴味便大减 。
我登 高 不成 ，又 失信于孩子 ，只 好为他讲我们
家乡 登塔 的 盛会 ，讲我小时候看 见 的 热闹 ，讲
关于 古塔那段悲壮 的 传 说……只 可 惜他听得如
痴如迷难解真 意 。他见惯 了 热 闹 拥挤 的 都市生
活，那知他家 乡 有一年一度那 乡 情浓似酒的登临
盛会呢 ！

刊头 设计　赵 国 明
本版编辑　周 矢

天
安
门
纪
念
碑

王
雁

当
奠
基
者

在
人
们
心
中
将
你
安
顿
好
之
后

你
便

同
着
英
魂
的
祈
盼

同
着
执
着
的
信
念

同
着
庶
人
的
依
托

同
着
沉
淀
的
使
命，
一
起

站
成
一
个
无
声
的
惊
叹
号

当
历
史

被
揉
进
混
凝
土

筑
成
坚
实
的
底
座

你
便
有
了
审
判
的
主
题

光
明
释
给
太
阳

黑
暗
踩
进
土
地

让
继
续
为
真
理
而
燃
烧
的
那
一
群

走
进
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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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对篮球名将的
悲欢离合

夏坚 德　（连载 ）

风波
爱情 的航船并非一 帆 风顺。S

和邱晨的热恋被一个意外情况打乱
了。

1985年夏，S回N市探亲 ，拜访
了他 的恩师、J省篮球总教练L。L
教练从心底 里 喜 欢 自 己 一 手 教 出
的爱将 ，他关心地问S个人问 题解
决没有，S考虑到 自 己和邱晨还没
达到运动队规定的恋爱年龄 ，随 口
说还没谈恋爱 。没想到 ，此言铸成
大错 。

几天后 ，国家篮球队一个德高
望重 的 教练拿着 一 张 年历 画 ，请S
欣赏 。画面上 ，是一位俊秀的女体
操选手舞带操、凌空倒踢紫金冠的
动人形 象。S只觉得这个姑娘挺漂
亮，但并不明其意 。

这位 教练说：“她 叫X，是你
的恩师L教练 的小女 儿 ，我和L教练
都有意做这个媒 ，请你不要辜负我
们的一片 良心。”

s的 头一下大 了 。他明 白 ，没
有L教练在省队对他的精心培养 ，
就没有他的今天 ，他早就立志报答
L教练 的 培 育之恩 ，没想到面对 的
是一个恋爱难题 。

做媒 的 还不止这两位老教练 ，
不少 亲 朋 好友都 为 促成这 门 亲 事
鼓劲 ，有 了 解 内 情 的 人 索性 劝 告S
“ 择优录取”，认为X比邱晨更实惠 。

S终于和X见面 了 。一方面是情

面难下，S为别 人着想太多 ，已经忘
了自 己 ，也失去了 自 己 ；另一方面 ，
也是X的魅力使然 ，这位江 南姑娘的
甜美和温柔神奇也扰乱了他的心 ，使
他坠入了感情的漩涡 ，难以 自 拔 。

S身不 由 己 地扮演着这个不 高 明
的角 色 ，痛苦之中 ，他渐渐明 白 自 己
无法两全其美 ，也不愿继续伤害邱晨 ，
影响她的前程。1985年11月 ，沈阳国
际女子篮球赛前夕 ，他忍痛给邱晨寄
了一封虽言语缓和但明喻断交的信 。

可怜的邱晨 ，接到这封信 ，只觉
得好象面前的一座大 山 倒塌了 ，什么
也看不清 了 。在沈阳 国际女篮比赛期
间，她夜里睡不着 ，偷偷在走廊里踱
来踱去。吃饭躲着大伙 ，咽不进去 。
场上竟连快攻上篮都要别人提醒 。爱
护邱晨的教练几次批评她 ，队友们也
不解地问长问短关心她 。她依然神不
守舍 ，象个刚刚打球的少年体校学生 ，
投篮投不进 。运球时 ，球经常不听话
地溜掉 。最难忘的是与 古 巴队比赛的
那场球 ，由 于 两次投篮不沾筐 ，观众
起哄给邱晨鼓倒掌 。教练把她换下来 ，
让她清醒一下 。可是再上场时 ，她的
腿依然是软的 。古 巴队的一个队员轻
轻地撞了她一下 ，竟把她摔出一米多
远。邱晨抬头望这位古 巴队员时 ，看
到了 一对轻蔑的 目 光注视着她 。这眼
光象针和冰渣似的 向她扎来 ，她感到
心疼 ，脸烧 ，她感到羞愧无比 ，无地
自容 ，真想钻进篮球的气孔里 ，永远
不出 来了 。　（二 ）


